
中国诗学之“贵人”美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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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诗学具有一种 “贵人”美学精神。在中国诗学看来，诗歌审美创
作应该以 “人”为主，言 “人”之 “志”，抒 “人”之 “情”，“言志”、“缘情”乃是
诗歌审美创作的精义所在。“言志”之 “志”，就是 “人”之 “性情”，“言志”、“缘
情”，也就是抒发 “人之性灵”。同时，这种 “情志”与 “性灵”必然为诗家个人特
有，具有个体性、独到性，为 “各人”所 “自得”，由此，遂使中国诗学突出地呈现
出一种 “贵人”、“重人”的美学精神。这种 “贵人”、“重人”的美学精神，实质上
与中国美学之 “重人”、“贵人”主张是一以贯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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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传统文化滋育出的、具有本土特
色的人学来看，中国诗学具有一种不同于西

方人本主义的 “贵人”、 “重人”传统。正是

基于这种传统，中国诗学①突出地呈现出一种

极具中国气派的 “贵人”、 “重人”的美学精
神。这种 “贵人”、 “重人”的美学精神在诗

歌创作 “言志”、“缘情”、 “抒发情性”、 “吟

咏情性”、“发抒性灵”等命题中有充分体现。

按照其规定性审美意旨，诗歌审美创作必须
“言志”、 “缘情”，抒发 “人”之 “性灵”与
“情性”。所谓 “诗者，各人之性情耳”。这就

是说，作为个体的诗人，其 “人之性情”乃

是诗歌审美创作的精义，也是其审美的本质

特征。而 “志”、 “情”、 “情性”、 “性灵”则
是 “人”之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是 “人”

内在的心性、心灵的呈现，为 “人”之真情

实感、深情实意的自然流露。诗歌创作必须

由情所生，必须为诗家性情的真实自然表露，

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为诗家适意骋怀，随心
任情，情随遇生，乘化委运，以时自娱之

“意”、“怀”、 “心”、 “情”的呈现。所以说，

这种 “言志”、 “缘情”、 “发抒性灵”之说突
出地呈现出一种 “贵人”、 “重人”的美学
精神。

一、“抒发情性”
与 “贵人”美学精神

在中国诗学看来，诗歌审美创作应该
“吟咏情性”、 “抒发情性”，应该表现 “人”

内在的 “情”与 “情性”。 “情”与 “情性”，

就为 “人”之所专有，因此， “吟咏情性”、
“抒发情性”之说，其本身就体现出一种 “重
人”、“贵人”的美学精神。在原初意义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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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诗学，狭义上指的是亚里士多德写的 《诗
学》，涉及戏剧、诗歌等体裁的学问和创作
技巧；广义上指的是文艺美学的问题。本文
所谓的 “中国诗学”，应该是广义的、具有
中国特色的 “诗学”，或者说是 “中国文艺
美学”。



“情性”之 “情”，就意指 “人”之情感。如
《说文》云：“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也。从心，

青声。”这里就从 “情”字的构造着手，指出
“情”以 “青”为声符， “心”为意符，明确

表明 “情”乃出自于 “人”之 “心”，在内为

一种心理现象，故属于 “阴”，指 “人”的情

欲，也就是 “人”之情感。又如 《礼记·礼

运》所云：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

者，弗学而能。”① “情”意指 “人”之生性、

本性， “弗学而能”，无须学就有的。如 《荀
子·正名》云：“情者，性之质也。”② 《吕氏

春秋·上德》注云：“情，性也。”所谓 “情”，

就是 “人”天然、自然就有之情欲、情性、

情尚、情愫。

中国诗学认为，“情”就是 “真”，源自于
“人”原初心性中的 “诚”、 “仁”。 “唯天下至

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

以与天地参矣”。③ “至诚”之心性，即 “至
真”之情性。只要 “人”尽心尽性，澄明其
“至诚”、 “至真”之情性，则能够 “参赞万

物”，达成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审美域。由

此，“情”又意指 “人”内在的生命情绪。正

是基于此，所以儒家美学特别推崇 “仁”，认

为 “人”就是 “仁”，注重 “人”之内在真实

生命情感的外显与呈现，认为 “仁”是一种

根源于 “人”之本真生命的德行，其基本品

格为真挚性。这之后，“情”的意指更多的是
“人”的内心世界，也就是 “人”的内在情

绪、情感、情欲，更多的意指 “人”内心的

生命体验及其情性活动的呈现。段玉裁在
《说文解字注》中引董仲舒的话说： “情者，

人之欲也。”④ “情”生成于 “人欲”，为本然

就有的。正因为这样，所以， “情”又称 “人

情”。“情”乃 “弗学而能”，为 “人”原初的
“本性”、“本心”，人之为人的关键在于有情。

在中国诗学史上，历来就主张 “言志”、

“缘情”、“吟咏性情”， “尚情”、 “重情”。尤
其是陆机在 《文赋》中指出，诗歌创作应该
“缘情”，突出诗歌审美创作的情感性、抒情

性之后，“缘情”遂作为一个与 “言志”相互
对应的诗学命题与范畴。对于诗歌审美创作
“缘情”，以及所谓的 “情”之精神实质，在
魏晋及以后都围绕其展开过热烈讨论。如南
北朝时，刘勰就在其 《文心雕龙》论述过
“情”以及其在诗歌审美创作中的效用和地
位，而钟嵘则在其 《诗品》中阐发了相关看
法，表述了其时诗学理论家对 “情”的重视，

提出 “吟咏性情”说，强调指出诗歌审美创
作的本质就是表达人的感情，是人的感情的
产物。“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认识到
“人”之个体情感对于诗歌创作的巨大作用。

诗歌创作本于 “人”之情感抒发，情感既有
社会的也有个体的，既与义并存，又能够感
荡 “人”的心灵。显然，这种对 “情”的认
同与肯定，实质上体现出一种 “重人”、 “贵
人”的美学精神。

这之后，古代诗学理论基本上奉行 “重
人”、 “贵人”的美学精神，但其实质内涵却
有所不同。唐宋元期间，在 “情”与 “理”

的问题上，或者 “情” “理”并重，或者重
“理”轻 “情”。一直到中晚明时期，诗学情
感论才发生一种具有颠覆性意义的转化。其
时，阳明心学认为 “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
圣人同”，“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也
就是说，“良知”是 “人”之原初心性，无论
“圣人”还是 “愚夫愚妇”都具有，所以说
“满街人都是圣人”，充分肯定 “人”的个体
意识、个体人格、个体情感和 “人”的独立
存在的价值。并且推崇那些保持 “赤子之
心”，任其自然，以自然之性行自然之事的
“狂者”。所谓 “狂者”，即 “不屑弥缝格套以
求容于世”，不愿遵循传统方式和权威范式，

不墨守成规，亦步亦趋的那些 “人”。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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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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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５１，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１４２２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８年，第４２８页。

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５３，第１６３２页。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５０２页。



“人”，“广节而疏日，旨高而韵远”。① 在性情
呈现方面率真自然，任性随心。如王艮、王

畿、何心隐、邓豁渠、颜山农、李贽等，都

体现出率真任性的 “狂者”风范。他们大胆

正视人情物欲。主张在日常生活中 “尽心至

命”；认为 “百姓日用即道”。 “百姓日用”、②

“穿衣吃饭”、“饥来吃饭倦来眠”。③ 这些维持
“人”之生存的合理欲望因之得到充分的肯

定，勇敢地肯定人欲，并提出 “寡欲”和
“育欲”，肯定了人欲的事实存在及其存在的
合理性。从自然 “人性”出发，肯定了 “人

欲”存在的合理性，认为 “心不能以无欲

也”。“无欲”的本身也就是一种 “欲”。一方

面，肯定了人欲的存在及其合理性，张扬人

的个体精神，强调人的个体意识的主导性、

能动性、自觉性。并且，他们还把这种个性

解放精神引入诗歌审美创作与理论建构之中，

认为诗歌审美创作应该 “求以自得”，应该遵

循自然，反对做作。指出耕田求食、建屋求

安、读书求功名、居官求尊显等种种日用，

皆为自己身家计虑，其情感都是诗歌审美创

作应该抒发的重要元素。无论是追求任性放

达、自然个性，还是抒发真情之美、自然率

真之美，还是传达神韵之美、注重任心表意

之美，都属于诗歌审美创作的应然追求。从

而致使重 “理”轻 “情”的传统诗学情感论

转向 “重情”、 “贵情”的诉求。在诗歌审美

创作中如何真正释放 “情性”、 “情欲”的
“自然”和心灵的 “自然”，则成为当时诗学
理论家所追求的审美目标和价值。

由明入清，清代对 “性情”，以及 “性”

与 “情”关系的讨论比较多，就诗学情感论

建构看，最为突出的就是袁枚 “性灵说”所

呈现出的 “重情”、 “贵情”的精神实质。袁

枚所言之 “性灵”就是 “性情”，即 “人”的

个性情感，袁枚认为只要真正包含了诗家情

感生命体验，诗作就能够得到传承，是诗家

的 “赤子之心”造就了诗作的永恒。“情”是

诗作的灵魂，与外在的 “性理”无关。袁枚
强调诗歌审美创作中情感抒发的自然性，甚

至提出 “人欲当处，即是天理”。④ 所谓 “人

欲当处”，就是 “人”之生命存在的自发的自
然情感。这种情感就是 “人”的一种 “天
性”。这种自然之 “情”本身就是 “性”的内
容，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因此，袁枚的 “性
灵说”“重情”、 “贵情”，所谓 “提笔先须问
性情，风裁休划宋元明”。⑤ 这里的 “性情”

就是 “性灵”。 “提笔先须问性情”重在对
“人”之 “情”的强调。

这里所谓的 “情”与西方浪漫主义那种
试图与外物决裂的 “诗情”不一样，乃是一
种 “心物一体”、 “情景交融”、 “物我合一”

语境中的情感性能和状态。“情”、“情性”乃
“人”之本性，或谓 “人”所具有的一种天
分、本性、性质，或者说是一个 “人”所具
有的天分、灵气、灵明、灵慧、灵机、灵性、

灵心、灵趣、灵感、灵气，因此，又称其为
“性灵”。 “性灵”，就是现在的 “人”。当下、

现在的 “人”乃是 “灵气”熔铸、化合而生
成的生动呈现，具有 “灵心”、 “灵性”、 “灵
趣”、 “灵感”。所以说， “性灵”本身就符指
“人”，就是符指具有 “灵心”、 “灵性”，其内
心深处充满着生命意绪的 “人”。 “人”的生
命精神及其呈现态就是 “性灵”。因此，就此
种意义上讲，中国诗学所推崇的诗歌创作抒
发 “情志”、吟咏 “性灵”，其精神实质就是
“重情”、“尚情”，也就是 “贵人”。

二、“贵人”美学精神
与儒、道传统

中国诗学 “贵人”审美诉求的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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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王阳明全集》卷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９２年，第４９、７９页。
《心斋王先生全集·勉仁方书壁示诸生》，明
万历刊本，第３５、２４页。
《王阳明全集》卷２０，第７９１页。

袁枚：《再答彭尺木进士书》， 《袁枚全集新
编》第６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３８３页。

袁枚：《答曾南村论诗》， 《袁枚全集新编》

第１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第６９页。



与儒家美学 “贵人”、“重人”的美学精神是
一致的。以儒道美学为主的中国美学历来就

认为 “人”乃万物之灵，为 “天地”间最为

贵重的存在，一直就有 “贵人”、“重人”的

传统。所谓 “戴天履地人为贵”。受传统人

学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哲人看来，凡物莫不

得五行，而戴天履地，唯人得五行之全，故

为贵。 “戴天履地”，即宇宙间的万事万物。

万事万物之中，只有 “人”生于宇宙之内，

金木水火土，五行全都具有，所以说，天地
宇宙中，以 “人”为贵。从中国美学的构成

部分看，不管是孔孟儒家美学，还是老庄道

家美学，都重视 “人”，贵 “人”、重 “人”，

把对 “人”，以及 “人”的人文美学意义的

探究作为重点，深入考察 “人”的生命存在

方式、人生美学意义。如道家老子就针对有

关 “人”在宇宙自然间存在意义的问题，强

调指出：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

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二十五章）这

就是说，在老子看来， “道”、 “天”、 “地”、
“人”乃一体相融、同为 “四大”。而 “道”、

“天”、“地”、 “人”等 “域中” “四大”中，

“道”能生成、容纳、滋养万物，能与天地

相配；而宇宙天地、万事万物，则与 “人”

相依相成，由此而显现出 “大”，“大”就是
“美”。在老子这里，显然是从生命原初域
“道”与 “天道”、“人道”之间的关系入手，

对有关 “人”的生命存在方式、存在的意

义、存在的价值进行考察，从而得出 “人”

为 “四大”之一的观点，以突出 “人”在宇

宙天地间的地位与责任。老子的这种 “人”

为 “四大”之一的思想直接作用于中国美

学，从而形成其独具特色的 “贵人”美学

精神。

“人”居于 “四大”之中，意义特殊。因

为 “人”具有一种能动性、创生性，具备一

种探索精神与认知能力，所以，“人”处于一

种主导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生命存在意义。

老子这种将 “人”与 “道”、 “天”、 “地”并
列为 “域中”“四大”之一、赋予 “人”以天

地万物主导地位的美学思想具有极为浓厚的

地域与民族特色。“人”居 “四大”之一，其

人文美学意义在于对 “人”的充分肯定。天

地之间的生命存在，以 “人”为最贵。宇宙

天地间，“人”在万物中是最为贵重的、最为

神奇的存在。宇宙天地、万有大千的生成与

存有，与 “人”的存有分不开。 “人”居四大

之一，与 “天”、 “地”、 “万物”同生于
“道”，相通于 “道”， “人道”与 “天道”、

“地道”相通， “人”体认到自身，则能够体

认到 “天”、 “地”，而与 “道”合一， “同于

道”、“复归于根”，回复到生命的原初域。因

此，“合于道”、 “同于道”，以获得生命的自

由态乃是 “人”的生命意义，也是 “人”的

最高审美诉求。①

关注 “人”，贵 “人”、重 “人”，把
“人”的生存意义、“人”的审美理想、审美

态度作为考察的主要内容，儒道两家是一致

的。对于 “人”在宇宙天地间所处的位置，

孔子的看法与老子一致，认为 “人”在万有

大千之中，与天地万物相互依存、互存互

在，但 “人” “灵气”重，因此是天地之间

的一种高贵生命体，最有价值，值得尊重。

孔子贵 “人”重 “人”，他认为， “人”不仅

仅是一种 “自然的”生命体，而且， “人”

能够审美，具有审美意识，表现出一种审美

属性。就其呈现态看，这种审美属性着重表

现在 “人者，仁也”。即 “人”具有仁爱精

神。这种 “人”突出呈现在 “人”与 “人”

的相互尊重之中。人文美学精神的核心就是
“仁”。儒家的孟子也认为：“仁也者，人也，

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尽心下》）

“人”具有 “参天地而化育万物”的美学精

神，因此，为 “万物之灵长”。在孔孟儒家

美学看来，万有大千之中，“人”最为贵重，

“天”、“地”、“人”是为 “三才”，乃宇宙万

物的主要构成。而其中尤以 “人”最真、最

贵、最秀。 “人”乃是自然万物的精华与根

本，在宇宙大千中具有特殊地位与作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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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天道：《现代诗学与传统人文精神》， 《上
海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自然万有的生成与宇宙秩序的维系具有极其

重要的作用。 《说苑·杂言》云： “天生万

物，唯人为贵。”《郭店楚简·语从一》也指

出：“天生百物，人为贵。”董仲舒在 《春秋

繁露·人副夫数》中说 “天地之精所以生万

物者，莫贵于人。”“天地人”是为 “三才”。

“三才”间相互沟通，相互联系，互为一体。

“天”与 “地”是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

《周易·序卦传》就指出，“人”以天地为起

点：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有天地然
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

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

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

有所错。”① “天地人”构成一有机整体，而
“人”在 “天地”间处于特殊地位。 “天地”

虽然创造了 “人”，但有 “人”， “天地”的

审美价值才得以彰显，因此，“天地人”中，

“人”最为贵重。即如 《尚书·泰誓上》所

指出的： “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

灵。”② 应该说， “人为万物之灵”，就是对
“人”的美学意义的一种揭示。又如孔子所指

出的：“天地之性，人为贵。”③ 对此，荀子也

强调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

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

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王制》） “人”

“最为天下贵”，乃是 “天地之心”；为 “天地

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

也”。在天地万物之中，只有 “人”最具灵

性。 “人”能够 “赞天地之化育”，并进而能
够 “参于天地”。④ “人”具有一种超凡的活

力，通过至诚，以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就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天地是万物化育的主

体， “人”是万物之一，又有其特殊地位，

“人”有智力尽性，认识本元，参赞天地化

育。这样， “人”就具有与 “天地”并列为

三的地位。正如庞朴所说：所谓人与天地

参，是指人在帮助天地 （赞）化育万物。⑤

“天地人”一体，三才相互为用，“人”最为

贵。 “人”能够效法 “天地”的 “生生之
德”，能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依据天地

之道，“人”能够采取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 （《中庸》）的生存态势，

致使 “人文”效法 “天文”。即如张载所指

出的：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

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

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⑥ 这

里，将天地万物与人相与为一，使天道与人

道相互贯通。 “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间
“人为贵”。刘勰 《文心雕龙·原道》认为，

“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⑦ “人”

乃是天地的 “心”，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自然也是审美的中心。正是基于此，在 《序

志》篇，刘勰解释 《文心雕龙》之题时，又

特别强调地指出： “夫 ‘文心’者，言为文

之用心也。昔涓子 《琴心》，王孙 《巧心》，

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在古人眼中， “心”

是思维的器官，乃 “人”之太极、五脏之

圣，所以说 “心哉美矣”。又如 《礼记·礼

运》所说：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

端也。”⑧ 人有心，文有心，天地亦有心。人

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中，人就是 “天地之

心”。所谓 “天地之心”，即 “生物之心”。即

如张载所说： “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

也。”⑨朱熹也认为，“生化万物”就是 “天地

之心”，“天地之心”无处不在，真正的天地

之心，就 是 “生 物 之 心”。他 认 为，所 谓
“天地之心”，就是 “仁”。说：“天地以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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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５１，第１６１７页。

张载撰，朱熹注：《张子全书》，第１６８页。



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
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

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①这

里就指出，所谓 “天地之心”、 “天地生物之

心”，就是 “仁”。基于此，他强调指出： “仁
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而人物之所得

以为心者也。”②“天地之心”为 “生物”之

心，就是 “仁”。“仁”就是 “人”。“人”之

所以为 “人”其根本在于原初之 “仁心仁

性”。 “人”具有 “参天地而化育万物”之
“仁心仁性”，因此，为 “万物之灵长”。同
时， “仁”也是 “人”之本真生存境域。

“人”追求与达成 “仁”境域的流程，呈现

为 “人”的生存过程，并生动形象地体现出
“人”之 “灵”之 “秀”。由此可见，对于中
国诗学来说，宇宙万物中最宝贵的存在就是
“人”。其实质就是一种中国传统 “重人”美

学精神，或谓人文美学精神。 “人”本身就

是宇宙间最为可贵的。所谓 “人，天地之性
最贵者也”。“人”与禽兽草木不同，乃 “阴

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端”、“五行之

秀气”、“天地之心”、“天地之德”，“人”乃

是宇宙的精华和万物的灵长。 “人”能够
“食味、别声、被色”，有 “人”之 “心”：

“所谓人心者，喜怒哀乐之已发者也。”③ “人

心”，乃 “喜怒哀乐之已发者”。也就是说，

“人”之 “心”乃已经呈现出来的情感；换
言之， “人”有 “心”，有 “喜怒哀乐”，

“人”具有情感，由之而呈现出来，即 “发

抒性灵”。情感为 “心”。 “心”乃是 “人”

情感的呈现态，为 “人”之性灵的表现形

态。 “心”的表现形态，以情感为存在的主
体，这种表现形态的存在内容是 “人”的情

感的激荡，为 “人心”的作用。 “人”之情

感的表现是为 “人心”。 “人心”是作为
“人”所具备的情感表现的呈现形式。同时，
“人”还是有身体的存在，还有 “人体”、

“人寰”。所谓 “人寰”，就是 “人”的生存

环境。 “人”有其特殊性，有 “人情”、 “人

言”、“人道”、 “人事”、 “人性”、 “人欲”、
“人伦”、“人道”。作为一种存在现象，“人”

具有与其他存在不一样的存在态，而情感性

则为其一种存在态的特殊呈现。

必须指出，与西方不一样的是，西方美

学也 “贵人”，但其思想基础是 “天人”二元

对立。古希腊哲人所谓的 “人是万物的尺

度”，④ 则是 “以人为中心”的一种 “贵人”

思想的体现。到中世纪，这种 “贵人”思想

遭到神学挑战，“人”成了 “神”的仆人。到

文艺复兴时期，以 “人”为中心的思想得以

复兴，人文主义者反对中世纪倡导的神的权

威，提倡 “人权”，肯定 “人”的力量、价值

与尊严，把对神的崇尚转向对 “人”自身的

崇尚，认为只有 “人”才是 “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鼓励 “人”对自然的征服与驾

驭，颂扬 “人”的权威，强调在尊重 “人”

自身的同时，也要尊重爱护他人，把 “人”

当作世界的最高存在，一切从 “人”出发，

要求尊重 “人”的生命、意志、价值以及本

能意义，体现出 “贵人”、 “重人”的一些精

神特点。但就审美价值取向看，中西方美学

在 “贵人”、 “重人”思想上体现了明显的不

同。与西方天人二元化、以神为本、以物为

本的思想观念不一样，中国美学认为 “天人

一体”， “天人”间的关系是有机整体、相与

合一的， “人”的生命与天地自然相依相存、

相互联系，天、地、人和谐统一。中国美学

不仅不把 “人”与天地、自然对立，反而认

为 “人”与自然是互相依赖的。自然，即
“天”， “天人合一”， “天”赖 “人”以成，

“人”赖 “天”以久。受此影响，在中国诗学
“贵人”美学精神看来， “人”，就是 “天”。

所谓 “天人一也”； “天，人也，人即天也”

（《庄子解》）。并且， “贵人”美学精神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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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北京：国家图书馆
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２７９页。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３７０９页。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４，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５８年，第６５页。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
《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１年，第１３３页。



谓 “人”，乃是个体之 “人”与整体的 “人”

的整合，是个体与整体的一体化呈现。如孔

子就曾经指出，“仁者，人也”；又指出，“为

仁由己”。① 前面所谓的 “人”，就是整体与个

体之意兼而有之；而后面所谓的 “己”，就是

意指作为个体的 “人”。又如孟子所谓的 “人

皆可以为尧舜”，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

希”，② 与朱熹所谓的 “二气五行，交感万变，

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等，这些地方

的 “人”，应该都是意指 “个人”、 “个体”，

乃 “人”之作为他自己，包括在与自然、与

社会等审美关系中的 “人”，为 “人”的审美

存在。基于此，中国传统 “贵人”美学精神

特别注重 “人”之人格的圆融，与作为个体

之 “人”的灵魂铸造。“求仁得仁”、“为仁由

己”，就是强调 “人”应该 “求仁”、 “为仁”，

以致使 “人”还原自我，复归 “仁”之本心

本性，成为自己，成其为人。就审美性、诗

意性来看，“求仁”、“为仁”呈现出一种人性

化审美意趣，体现出 “重人”、 “贵人”的生
命情趣与美学精神。而这种 “贵人”、“重人”

生命情趣与美学精神显然对中国诗学本土性、

民族性审美特色的形成具有极大作用。

应该说，在中国美学话语构成中，无论

是儒家还是道家美学，都 “贵人”、 “重人”，

其审美指向是一致的，“天地”间，具有 “至

诚”、 “至善”审美特性的生灵乃是 “人”。

“尽人之性”，则能够 “尽物之性”，进而则能

够 “赞天地之化育”，“养育万物”。所以，董
仲舒认为： “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

地养之，人成之。”③ 中国美学的 “贵人”精

神集中体现为 “人”之为 “人”、 “人”的存

在意义、人格铸造等方面。这种精神体现于

诗歌审美创作活动中，则有对 “言志”、 “缘

情”、“发抒性灵”、 “吟咏情性”等命题的提

出与强调。

首先，中国诗学认为，诗歌审美创作应

该 “言志”、 “缘情”、 “发抒性情”，而 “言

志”、“缘情”、 “发抒性情”说的核心就是诗
歌创作必须表现 “人”之本真性情、表现诗

人自我的 “性灵”。 “言我之情”是中国诗学

的意趣和审美诉求。诗歌审美创作，乃是
“人”自我之 “志”、之 “情”的抒发，任何

作为他者的外在力量，任何人、任何外在之

力，都不可能致使真正发乎 “性灵”的诗歌

审美创作的发生。诗歌审美创作最核心的审

美意旨就是 “人”之 “性情”或谓 “性灵”，

即 “人”之本心本性； “发抒性情”，即诗歌

创作乃是诗人 “性情”，即 “人”之 “性灵”

的呈现。诗歌审美创作活动发生的动机乃是
“性情”需要抒发。

其次，“言志”、“缘情”、“发抒性情”的

精神实质乃是 “人”生存方式的诗意化、个

性化、审美化。尤其是 “发抒性情”，或谓
“发抒性灵”说蔑弃传统 “载道”社会伦理审

美观念，追求个性张扬的审美化生存方式，

强调自我的实现。其 “发抒性情”说的核心

美学要旨就是主张一种诗意栖居的生存态，

张扬人性、个性。在有关 “人”的问题上，

中国诗学主张人性解放、个性自由而超越羁

绊、又不加管束。在诗歌审美创作方面，“发

抒性情”，或谓 “发抒性灵”说认为必须要
“有我”，要有独创，而不随人脚跟转。“发抒

性灵”说不顾现存观念，在诗歌审美创作上

力主去伪存真、坦率直言，推崇个性化、审

美化的生存方式与诗意化、纯情化。在 “人”

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诗学则主张 “仁民爱

物”。对自然万物给予和 “人”同样的持与，

抱持一种与 “人”相通的爱与同情之心。即

如主张诗歌创作抒发 “情志”、吟咏 “性灵”

的清代诗人袁枚所说：“夫子不肯自欺一己而

诚心以求；不敢薄待万物，而如心以付。顿

觉亿貌千形，俱归我大同而畅然无碍。”④ 这

里就强调指出，应该以 “诚心”对待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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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万物。所谓 “不肯自欺”、 “诚心以求”、
“不敢薄待”、 “如心以付”，就是儒家美学所
谓的 “仁”、“求仁”。“仁”、“求仁”，须求之
内心，亦不能于 “不仁”、不爱中 “求仁”、

求爱，更要 “诚心以求”、 “如心以付”、不自
欺，才会达到物我大同，进而达成天人之间
生命之流畅然无阻的审美域，而于此审美域
中 “顿觉亿貌千形”、俱归于我，也即所谓
“万物与为一体”的生命域。 “顿觉亿貌千
形”、俱归于我、 “万物与为一体”生命域的
实现，要求之于 “心”。所谓 “因人性以及物
性，一至诚之能也”。这就是说，由 “人性”

及于 “物性”，须得 “至诚之能”。可以说，
“至诚”乃是一种审美心态，也是一种审美境
域，也就是 “因人性以及物性”、“天人一体”

之生命域。在袁枚看来， “万物不能离诚以
生，不能离人以游”，①自然万物的意义生成
离不开 “人”， “一飞一跃，皆与人相通复”。

因此，“人性中多一智，即物性中多一制；人
性中多一仁，即物性中多一生”，在 “人”与
自然万物的关系上， “人” “不肯自欺”、 “诚
心以求”，能尽人性以及物性，则能够与自然
万物达成圆融熙和之审美域。天地自然间的
飞禽 走 兽，皆 与 “人”相 通，物 不 能 离
“人”，“人”也不能离物，故 “人”之本心本
性与万物之心相通。同时， “人性”中多一
“仁”，则 “物性”多一 “生”，即 “人”之发
自于本心本性的仁爱精神，可以护佑、惠及
“物”之生存， “人”善待物，物就受惠于
“人”，以随顺自然自养。从 “贵人”美学精
神出发，中国诗学认为，“人”之“至诚”虽

不能使 “物和”，但能使 “人和”， “人和”，

则其待物之性就愈厚。“人”与 “物”之间存
有一种感应关系，“人”有 “人性”，“物”亦
有 “物性”， “观物”可以 “知人”， “人”如
果不能感应 “物性”，就不能尽 “物之性”，

自然也就不能尽 “人之性”。因此，审美活动
中，作为审美者，“人”应该审时度势，以天
合天，是其所是，如其所如，不去刻意为之，

顺其自然，以应物斯感，致使 “人性”与
“物性”一体浑融，以寓目辄书，即景成咏。

就诗歌审美创作看，中国诗学推崇的
“发抒性情”说就鲜明地呈现出这种 “贵人”

美学精神。诗歌审美创作乃是 “人”赤诚之
心的流露，而诗人则应当是保有赤子之心的
人。因为 “赤子之心”，即 “人”之原初之
心，最真、最诚，为 “人”之感情的本然状
态。“人”需要审美化、诗意化的生存。呈现
于诗歌审美创作中，这种审美化、诗意化审
美诉求则突出地体现为一种对 “人”自身
“抒发性情”，或谓 “抒发性灵”的重视，显
露出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 “贵人”人文美学
精神。

〔责任编辑：俞武松〕

①　袁枚： 《随园诗话》， 《袁枚全集新编》第８

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

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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